
以书会友，因书结缘
赵卿峰

    今年 5月 24

日， 上海市某街
道苏河湾读书会
迎来成立五周年
的纪念日。 在 5

年的时光里，该读书会围绕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
文化、传统文化和食游文化开展了 70余场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读书会的会员人数从最初的十多人，逐步扩展到
今天的 500多人。 会员里既有耄耋老人，也有 80后、90后
的年轻人。其中还不乏知名作家、学者、媒体人、剧作家、书
画家、摄影家、演员。 读书会似一个“小文联”，汇聚了各方
人才，成为了一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文化团队。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书友们也积极行动起
来，创作并录制了诗歌、散文、漫画、歌曲、戏曲、曲艺等
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为宣传科学防
疫，致敬逆行英雄，献上了绵薄之力。

读书会的会员中有不少是跨区、跨
省市的书友，为参加活动，从闵行、宝山、

松江、奉贤的郊区赶来市区；还有的书友
特意从杭州、绍兴、苏州、无锡坐着高铁赶来参加活动。

令人感到可喜的是， 有一位会员自从参加了读书
会后，他远离了麻将桌，捧起了书本，用脚步去探寻城
市里的历史建筑，不再觉得生活无趣无聊；另有一位书
友，每次有作家来读书会作新书分享，他坚持自掏腰包
买书来支持作家，把平时省吃俭用的钱用来买书。

读书会以书会友，因书结缘，作者与读者之间因为
一本书在读书会这个平台相遇、 相识。 失散多年的师
生、朋友、邻居在读书会重新相聚，这样的故事在读书
会里有很多。

书是文化的源泉，书是友谊的桥梁，书友们因为共同
的爱好———读书而走到一起，相聚在最美的书香时光里。

当前，上海市各个层面、各类读书会比比皆是，它们
对于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 加强基层组织的精神文明建
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非常值得社会各界提倡和支持。

七夕会

雅 玩

本版编辑∶龚建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gjx@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12 2020 年 5月 31日 星期日

/

天下酒酿
冯 强

    春日里、秋光下，一人闲坐独品，或
举家同桌共享，渐入佳境时，亦有“酒盏
酌来须满满，花枝看即落纷纷”的感觉。
受父母影响，酒酿圆子、宁波汤团、年糕、
水潽蛋、蒸咸鱼等等，凡与此君搭界，必
垂涎欢迎。不过，我之最爱，还是纯酒酿，
从弄堂里叫卖的小钵斗甜酒酿，吃到湖
北孝感的佬米酒⋯⋯

三年前，去湖北旅游，最后一站是武
汉，特地到超市挑挑拣拣地买了四大瓶
孝感佬米酒，犒劳同行者。孝感因东汉孝
子董永行孝感天而得名，具有千年历史
的佬米酒是孝感的骄傲，
曾被毛泽东主席亲口夸奖
过。我买的那种佬米酒，制
作者用心良苦，连酒瓶都
十分古朴、美观。打开瓶
盖，酒香扑鼻，食欲大增。几口下肚，顿觉
这米酒与别地最大不同在甜得清纯。酒
体清清爽爽，与成粒状的酒酿天作之合。
这与它用朱湖珍珠糯米和传统的风窝酒
曲做原料，有非常大关系。

去年在安徽唐模附近的老镇采风，
不期而遇“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酒酿
专卖店。这酒酿与佬米酒有得一
拼。在老镇大街短短距离间，竟有
四五家贴着醒目广告，专卖酒酿、
酒酿饼的小店。受之蛊惑，不禁手
痒，迅速买得一盒。它放在普普通
通的不锈钢盆里，称一塑料盒，也就七八
元，很接地气。买的人还真不少，一个店
就挤了三五档客人，有几位正堂吃，边吃
边聊，颇有茶馆意思。动作麻利、长得干
干净净的老板娘告诉我，平日每天可卖
四五盆，旅游高峰时翻倍。返回宾馆，在
高堂、木椽、花窗的仿古建筑里，品尝老
镇酒酿。三五勺后，竟忘了它是从土不拉
几的不锈钢盆里取出的，极像深藏已久
的冬酿。

无论是孝感还是唐模附近的老镇，

优质酒酿能长期传承，一定有历史渊源。
或如史籍记载：“帝女仪狄始作酒醪，变
五味。”仪狄是夏禹女儿，这里的“酒醪”，
就是用糯米或其他谷物经发酵加工成
的；又有“箪醪劳师”之说，“醪”是带酒糟
的浊酒，酿造过程较短，按此推断，与如
今的酒酿制作过程十分相似。这样的风
俗历经数千年，辗转延传，逐步成为酒
酿、米酒、老白酒、佬米酒、甜酒、江米酒、
醪糟等。各地叫法不一，风格略有差异，
实质基本相同。

作为“资深”爱好者，利用旅游工作
之便，我每到一地，总要去
超市看看，是否有未曾见
识过的酒酿，顺便买而尝
之，至今已不下十五六种。
其实，现在住家周围的大

型超市，至少也有三五种酒酿可供选择，
上海崇明、四川成都等地出品的都有，要
买孝感的佬米酒也不是难事。说来奇怪，
装在瓶子里的酒酿，不远千里来到上海，
它们的味道，与产地会大不一样。别的暂
且不说，即使是崇明出产的酒酿，最好也
要到那里的农户家去“亲口尝一尝”。我

们公司在前卫生态村有一户定点
农家乐餐馆。两年前，别人在那里
吃老白酒、崇明蟹、羊肉，我吃得
最舒服的竟还是那家自制的酒
酿。请房东用粗瓷大碗盛上半碗，

坐窗前，看人来人往；听人声，做细品慢
饮状，“忽觉佳酿醉春花”。
上海对酒酿的需求量极大，不说全

国各地涌入超市的酒酿，更不说密布在
菜场里的那些自产自销的酒酿，连功德
林、杏花楼、乔家栅等上海著名品牌，都
有自己生产的酒酿。但说到底，普天下的
酒酿还是草根之作，虽举目可见、闻之皆
香、食而陶醉、追随者众，草根就是草根，
只不过它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本乡
本土的日常饮食中。

输血和人造血
陈钰鹏

    医学史上的首次输血是以患
者的死亡而告终的。公元 1492

年，教皇英诺森八世重病不起，御
医建议教皇仿照《圣经》中所提到
的做法，将一个男孩的血喝下肚
去，教皇按医生的话做了，最后还
是死了。当时的御医称这种做法
为“输血”，但后人批评说，想将一
位患了严重血液病的人救活过
来，更主要的是将血输入患者的
血液系统，而不是输到胃里去，而
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供血者
和受血者的血型必须是一样的。

输血是将人
本身拥有的血液
成分（通过血液
系统）输入患者
体内，是一种治

疗手段。现代输血的内容除了自
然的血液成分外，还可以输入用
生物技术生产的、与血液相关的
制品，比如用 DNA重组技术生产
的各种造血因子；而且可在体外
先对血液进行处理（如用紫外线
照射血液、分离造血干细胞，在体
外培养后输给患
者），起到特殊的
治疗作用。

有人担心，
血型不合的血液
相混时（即输血时搞错了血型）会
产生什么后果。一旦发生这样的
意外事故，会产生红细胞（旧称红
血球）凝集的现象，凝集的红细胞
在补体的作用下会导致溶血，在
这种情况下，凝集和溶血过程可

能发生在血管内，凝集成簇的红
细胞有可能堵塞毛细血管，溶血
产生的大量血红蛋白会损害肾小
管。而且患者往往伴有过敏反应、
打冷颤或发热，严重时会有生命
危险。搞错血型的意外事故从理
论上讲是有可能的，但其概率是

非常非常小的，
小到几乎为零，
因为输血前必须
对输血者和受血
者的血进行血型

鉴定，并在体外证明两者相混不
发生凝集时才允许进行输血。
尽管如此，医生和专家们仍

然希望能通过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解决输血和血型相混的问题，以
真正杜绝意外事件的发生。英国

埃塞克斯大学的科学家们所研究
的是一种名为 Haem02 的人造
血，它能与所有的血型相容。这种
人造血以血红蛋白为基础，血红
蛋白是含铁的复合蛋白，是它赋
予红细胞以红色并结合氧，将氧
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的其他部分。
Haem02人造血被称为万能库存
血，至今碰到过一个问题，即这一
含铁的血红蛋白在血细胞的外部
会很快合成有毒的化合物，研究
人员通过添加酪氨酸消除了毒
性。还有一个使科学家们持续不
畏艰难地开发这一人造血的原因
是，Haem02可以保存 2年时间，
而普通的库存血只能保存几个星
期，这就有力地解决了血源不足
和献血的问题。祝愿早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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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中叶，我家住
的是上海市区的街面房
子。三年困难时期，楼底下的西药房搬到他处，突然
改为居委会。那时我还刚刚上小学。万万没有想到这
种变故，竟让我的一生与民乐和戏曲结下了缘⋯⋯
当时，楼下会议室里几乎天天在开会，三天两头

还会发生激烈的争吵，把放学后正做作业的我搅得
不胜其烦。但这个四十多平方米的会议室，留给我的
也不全是这些烦恼的记忆，意想不到的独特而又新
奇的一幕突然从天而降———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总
会有一支不知从哪里汇集而来的民间乐队，会聚集
于我家楼下的居委会。他们每次到来，都会演奏上两
三个小时，甚至半天。那悠扬的江南丝
竹和各种地方戏曲的演唱，一直持续
了七八年。显然，这是一群民乐和戏曲
发烧友的聚会。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他们的演奏

和演唱并不太喜欢，觉得会影响我的
阅读和做作业，但渐渐地我听得声声
入耳，到后来让我如痴如醉。

每当缠绵糯软的民乐声奏响，好
奇心十足的我，多次下得楼来，去看看
会议室里聚集着怎样一支乐队和演员？
这支乐队里的演奏者，看上去年

龄都在三十岁到半百之间，以男性为
主，身上的穿着，跟当时一般的市民没
有什么两样，款式大多是灰色、蓝色和黑色的卡其布
中山装。从他们短暂的寒暄、交谈中可以得知，他们
来自上海各个区县的多家企业和机关。乐队的配置
也没有什么特别，有一张扬琴，演奏者好像是这支乐
队的指挥，还各有四个拉二胡、弹琵琶、吹笛子和箫
的人。除此以外，还有演奏月琴、吹唢呐、笙和敲板的
人，另有人专门负责敲钗、锣、鼓和三角铃。他们演奏
最多的是《紫竹调》和广东音乐《步步高》《彩云追月》
等民族音乐。我还经常听到他们在演唱沪剧的《志超
读信》《刘志远敲更》《卖红菱》等唱段；有时，也能欣赏
到越剧《红楼梦》《梁祝》中的一些经典唱段。这些唱段
听多了，其中的大部分我都会哼唱。
楼下的这些演奏和演唱，对于我不啻是一种民

乐、戏曲的启蒙教育，让少年的我沉浸在民乐和戏曲
的美妙旋律之中。
万万没有料到，二十几年后自己从事一辈子的

电视综艺和戏剧导演工作和事业，以及在我过了不
惑之年后担任了将近二十年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奖的评委，竟然得益于少年时的这段奇特的经
历。我考入了上海电视台后，参与创办了名牌栏目
《大舞台》和《大世界》。在录制正规剧团节目时，我都
能在切割台上驾轻就熟。

你说怪不怪？也许，这就是
所谓的宿命吧！

吾
家
稚
鸟
初
长
成

李
大
伟

    三月的一天，打扫的
阿姨下来说：“楼上窗台上
有鸟在筑窝。”我赶紧上
楼，果然。
我家窗外，走廊一侧，

罩着一堵从顶落地装饰
墙，有镂空回纹，漏墙与移
窗之间有很宽的窗台，鸟
巢就落在右下角，是个死
角，三面有挡，避风避雨，
阿姨感慨道：“鸟真
会找地方。”
它们先衔来树

枝，一天天、由疏到
密，树枝上下、左右
交叉卡住，围成圈、
搂成篮，如婴儿柳
条筐，仰面躺着。拍
照后我转发在朋友
圈里，引来围观。老
同学黄斌华是个老
顽童，从小上房揭
瓦找鸟窝，打电话
给我：那么精巧，应该是乌
鸫窝！斑鸠很懒，铺一层垫
而已，没有围挡，相当于滚
地龙；喜鹊稍好，拱起松散
草窝，“环堵萧然，不蔽风
日”，骂人：头发像个鸟窝，
就是喜鹊巢状。最懒的是
布谷鸟，整天疯在外唱歌，
不筑巢，不孵蛋，不喂食，
瞅着其他鸟类的妈妈外出
衔食，占据鸟巢，偷偷放置
一枚私活，让没有思想、只
有母爱的鸟妈妈代孵、代
喂。只有乌鸫巢，不仅铺
毯，而且砌墙，密不透风，

枝为骨，隙抹泥，硬邦邦的
墙，可能是唾液拌泥，好比
燕窝，须花多少精血。
四五天后，居然有蛋

了！两个，然后三个，偏灰
带麻点，壳如皮蛋，形若鹌
鹑蛋；以后许多天都是三
个，一直到破壳而出。终于
明白，抱一窝蛋的出典。世
事洞明皆学问，光读书不

会明白有些词句的
来龙去脉。
老鸟一直坐在

蛋壳上，尾巴高高
竖起，贴着后墙，如
挂帆桅杆。头尽力
往高处昂起，警惕
地左右张望，一见
影动，立马跳下窝，
展翅冲出，先下滑、
后冲高，一个弧线，
飞到对面更高的树
枝，跳转身子鸟瞰

鸟巢，如果我移窗探头俯
视鸟巢，对面树上的老鸟
喋喋不休。平时上楼，转角
路过鸟巢，我都一晃而过，
到走廊尽头，偶尔出于好
奇，转身站立，屏气不动：
我们都是木头人，直视鸟
巢。一会儿，窗外老鸟一个
滑翔钻进镂空墙，坐在蛋
壳上，侧着脸注视着窗内，
惕然久视。弱小的动物，双
眼都长在两侧，它们关注
周边风险甚于前方，如鸟、
鱼。王者动物双眼平排，关
注远方的猎物，如鸟王猫

头鹰、兽王狮子，乃至万物
之灵的人类。不过人类有
文化，将关注远方的猎物，
美化成“诗与远方”，一有
文化就发嗲，矫情是文化
釉，站着站着成了哲学家。
忽然一眨眼，老鸟跳下，展
翅飞走了，它发现：站着的
木头人原来不是傻瓜啊！

乌鸫比鸽子大，遍体
乌黑，蜡脂黄嘴，暗中发亮
醒目。它非常机警，你岿然
不动，它远远地瞅着你；风
来头发动，它理解：是幡动，
不是心动，依旧唱它开心的
歌。开心的标准：随心所欲。
你一眨眼，立马蹬枝远遁。
雏鸟破壳，探头而出，

光身无毛，衬着天望去，粉
红透明，伸着细脖子举着
大脑袋，颤颤巍巍，
张开嘴、一圈黄，一
个脑袋就是一张开
瓢的嘴，除了嘴没
有脑袋，它不需要
思考，天天举着脑
袋开着瓢，等着老鸟喂虫。
我女儿兴奋地蹲下来：“我
们喂它好吗？”我说它害怕
陌生，就像一口缸，里面坐
了一个哲学家在沉思，过
来一位国王，低头询问“需
要我帮什么忙吗？”一副救
世主的口吻，哲学家头也
不抬地说：“别挡住我的
光。”女儿疑惑地问：“这个
励志故事与这鸟窝有关系
吗？”

老鸟整天觅食找虫，
衔到一条，飞速归巢，一虫
只能喂一鸟，喂三鸟须飞
三次，小鸟呢，囫囵吞枣，
仿佛直肠子，只过滤，不消
化，吃了就拉，吃啥拉啥，

排泄的虫儿居然不失形，
所以从早吃到晚，没个饱，
整天张着嘴，叽叽、叽叽，
急得爹妈飞进飞出，轮换
轮番，一个外出觅食，一个
坐窝喂食，顺便歇歇脚，辛
苦得很，没时间，也舍不得
觅虫自食，饿了，掀起小鸟
屁股，啄粑粑虫。鸟为食
忙，人为财忙。
过些天，我移窗俯瞰，

三只赤膊鸟，挤着挨着，抱
团取暖。鸟儿小，空隙大，
我怕它们因此感冒，得了
新冠肺炎，那就要连坐犯
病，捆绑找死，赶紧离开，
期待鸟妈妈赶紧返回，张
开翅翼罩着它。
上楼拐弯，蹑手蹑脚，

有时贴墙移步过去，先见
老鸟长尾巴，忽然
颤动，没了，再看小
鸟，举着脑袋张开
嘴，见了我，一头栽
下，藏入腋下，暗角
里剩下一窝黑，真

狡猾。如果蜡脂黄嘴搁在
乌黑羽翅上，太醒目，但窝
太小，鸟羽太满，总有两只
嘴被浮在翅膀上。夫人被
迷惑了：飞走一个了？雏鸟
偶尔拨开眼皮，薄如翳，斜
眼瞅瞅，那个傻家伙走了
没？眼珠满眶，凸出绿豆釉：
贼亮！发现我，它迅速耷下
眼皮，遮蔽暗中目标光。
出绒了、变黑了，有羽

有翅了，我目睹着它日渐
丰满的过程，窝，挤得满满
的，溢出窝，粥要潽了，鸟
要飞了。

满窗的樱花谢了，一
窝小鸟飞了。那天早上，只
剩下空空巢，再也不会回
来了。
女儿急得哭了，我却

为它们庆幸：翅膀硬了，可
以走了，顺着本能，冲高滑
翔，天“空”任鸟飞，享受着
没有思想的快乐。

郑辛遥

    狗是人类的忠实朋友， 但狗的最
好朋友还是狗。

月 色
金玉明

    一千个湖面映着一个
月亮
一千个月亮装点一个

夜晚
今晚月色彻夜
透明相思
我的身后
是清瘦的影子
如一尊尚能成曲的古

琴
你让我弹与谁听
那些树枝
在月下纵横
如一卷深奥密匝的经

书
你让谁诵与我悟
今夜的牛郎
捧着吴刚的桂花酒

如一位临风倜傥的才子
织女涉水依约
而你在湖的那边对

着月亮
沧桑不过如湖水微澜
你在这明月的正面
我甘心在它营造的阴

影里
欢喜月色
等待佳期⋯⋯


